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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银川市委书记 崔 波

2005年 6月，《现代生活报》对《黄河文学》签约作家进行报道，

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新银军” 的概念。 2008年 3月， 在《黄河文学》

创刊 100 期之际， 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 最权威的官方网

站———中国作家网推出了《黄河文学》专题， 并正式提出了“文学

银军” 概念。 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

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能称为“军” 的， 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 其次要有战斗力， 第

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文学银军” 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

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 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

现象。 近年来， 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 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

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 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 在全国影响力

不断增强， 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 郭文斌短篇小说《吉祥

如意》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在“文学银军” 的冲

锋下， 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 通过“文学银军” 及其作品， 越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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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 认识了银川， 乃至喜欢上了银川。

为“文学银军” 的形成和崛起， 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黄河文学》

作出了突出贡献。 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 青年作家方面， 他们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如《黄河文学》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

成功， 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 当然， “文学银军” 不是突然间

形成的， 有其历史渊源。 长久以来， 在银川这片土地上， 一批又一批

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 在不停地艰难跋涉， 在孜孜不倦地创作， 其

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 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

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 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

基础、 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才使银川

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

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 肯定是和这个地方

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首府， 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 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

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 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 文化

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 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为

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 为“文学

银军” 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 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

银川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 都反映了

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 我们正处在一

个伟大的时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创造出了震撼

世界的奇迹； 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

居住、 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 这个时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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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也赋予了文学创作

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 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 我欣喜地看到，

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 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 对人民

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 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

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 这正是“文学银军” 能够形成并具有

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 “文学银军” 丛书的

结集出版， 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 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

“文学银军” 的主力， 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

整体实力。 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 可以进一步

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 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

气象； 也希望“文学银军” 们把握时代脉搏， 紧跟时代步伐， 贴近

实际，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 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

力作， 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

2008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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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红色的韩银梅

陈继明

银梅长期在基层银行工作， 学历也不算高， 却始终热衷

写作， 勤勤恳恳， 一路写来， 继成为银川市文联专业作家

后， 现在又要出第一本作品集了。 我知道对她来说， 这已经

殊为不易， 殊为可观， 作为朋友， 我首先要向她表示祝贺。

十多年前我忝为银梅老师， 所以接触她的创作比较早。

当时她的文字常常不乏缺憾， 甚至病句和错别字也不少， 却

总是有那么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和气质， 令人爱不释手。 从

语言上看， 她显然是有独特天赋的。 超出常规的异质的表

达， 和有缺陷的那部分表达， 似乎从正反两方面共同显示着

她的天赋。 从叙述上看， 她讲故事， 轻易就能避开俗套， 自

然而然地带着一种优雅和飘逸。 而且， 她和她的故事之间总

有一种亲和力， 她的故事， 被她讲出来， 总显得真真切切，

血肉丰满。 这是因为， 在生活中她就是一个有担待、 有胸

襟、 自然又坦然的女人。 我猜想， 她和她的故事之间的那种

亲和力， 正是源于她和生活之间的亲和力。 她讲故事就是讲

生活。 与其说她在用作家的身份讲故事， 不如说她在用主妇

的身份讲生活。

的确， 银梅的写作， 和生活、 世道、 人心有着密切的关

联， 很多故事， 现实感很强， 不温不火地表述着对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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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关切， 况味十足， 气息醇厚， 她不多的几个中篇小说，

篇篇如此。《长命百岁》《晚秋》《我厮守的终结》 等， 都是取

材于当下的故事， 对现阶段的世道人心都有别致迷人的描

绘。 宁夏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 无论反映生活的深度， 还是

细节的丰盈程度， 包括文体的纯熟和完善， 都无出其右。

银梅的短篇小说则和中篇小说又有不同， 和生活的距离

既是近的， 又是远的， 在美学上既是现实主义的， 更是浪漫

主义的， 有些篇什， 堪称精品。《橙味小镇》《舞伴》《洗澡》

《我如营盘钱如水》几个短篇， 我都很喜欢， 我以为， 它们可

以和最好的短篇小说相媲美。 说详细点， 这些短篇小说， 第

一， 显示出作者对短篇小说文体秘密的熟悉。 这一点令我吃

惊， 我还记得她早先文字上的诸多毛病， 但现在已经难得一

见了， 天赋更被成功地保留了下来， 而且天赋之外又长了能

力， 对短篇小说这种尖端的文体把握得如此好， 如此出色。

第二， 银梅的语言， 在写短篇的时候会更漂亮一些， 原来那

种过于反常的表述少了， 也没有陷入古板乏味， 而是成为一

种稳定、 有风致、 轻重适度的语言。 所以， 我提醒读者， 读

韩银梅的短篇， 观察她的语言。 第三， 银梅在写短篇的时

候， 总是显得温情脉脉， 有女作家特有的柔软和细腻， 狠劲

不像写中篇时那么强， 总是近乎本能地用轻柔的笔法写人和

叙事。 我十分喜爱“米红” （《舞伴》 人物） 这个名字， 我觉

得将米色与红色混合起来的米红色， 很能代表银梅短篇小说

的轻柔笔法。 银梅的所有小说里甚至都有一种米红色的温婉

苦涩的光晕， 一种米红色的形而上氛围。

米红色的韩银梅， 加油！

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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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约站

这个时间真不宜在大街上走动， 虽说是盛夏的最后几天， 可此

时的高温让人感到秋天的凉爽遥不可及。 一切与冰凉有关的大幅广

告都悬挂在城市的上空， 那种海水般的蓝色打心眼里给人一种希望

之感。 不过说真的， 老涂并不怎么盼着凉的季节快点到来， 像他这

个岁数的人很耐得了高温的。 因此， 他几乎不穿老头衫， 除非是晚

上睡觉的时候。 平时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也是穿着长袖

衬衫， 像现在这样出了门， 而且还是在公共汽车上， 老涂就更是整

齐规矩了。

老涂的老伴两年前去世了， 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他竟没有

受到多大的打击。 老涂和老伴的婚姻可不是旧时的包办婚姻， 他俩

是“文化大革命” 时期自由恋爱的， 那么多年当中， 老涂的老伴对

他的照料很周到， 她不知自作多情地叨叨过多少次： 你要是死在我

前头算是你的福气， 我要是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呀！ 最早说这话

的时候他们还年轻， 才四十多岁， 有一次这话竟让他有所触动， 放

下正吃着的饭伤心起来。 老伴就哧哧地笑起来， 也不知这让她满足

个什么， 反正她的表情很异样， 她当时揽过他的头放在自己胸上哄

他： 真是个孩子！ 我的身体这样好， 怎能就死在你的前头呢。 后来

他们到了五十多岁， 那样的话时不时还有， 不过在老涂听来早就像

每天的刷锅水， 没什么意思了。 但没想到的是， 老涂刚刚退休的第

二年， 老伴突然就去了。 她的身体一向很好， 她只比他小一岁， 没

003



“文学银军” 丛书（第一辑） / 我厮守的终结

想到六十岁是她的劫数。 唉！ 都怪她那张嘴……当然老涂还是受了

刺激的， 就那天夜里来说， 那一番忙乱， 打 １２０， 打女儿家的电话，

给在外地的儿子打长途， 给她喂救心丸……总之他全没了往日的从

容， 而且慌乱之中他没有再看老伴的眼睛， 也不知道她在最后时刻

是否像她平时说的那样对他有多少多少的留恋和放心不下……唉，

真是一切皆空啊！

一个人的情景并不像想的那样糟糕， 老涂此刻六十三岁了， 这

个年龄， 对于那些八九十岁还蠢蠢欲动的老家伙们来说， 真是挺让

人羡慕的年龄。 可是， 他毕竟开始步入晚年了。 老涂是个一贯能够

顺其自然的人， 自老伴走了之后， 屋里虽说冷清了不少， 可他还是

像刚刚退休那会儿一样， 花鸟鱼虫一样也不能少， 除了去买一些必

需的用品， 他一般的情况是不出门的， 家里的设施很齐全， 即便是

买电买水这样很长时间才做一次的事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但是

最近几周， 他开始频繁地出门， 而且还要乘公共汽车。

第一次走这条路线是女儿亲自带他的。 老伴还在的时候他们去

女儿家总是打出租车， 从老城到新城， 二十来块钱他们现在是舍得

花了。 早些年， 他们一直过穷日子， 直到老了才发现富裕了起来，

可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呢就去了！

女婿最近出远门了， 而且时间也比较长， 大概女儿也是冷清的，

总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来麻烦他， 比如让他把她儿子小时的一

些小衣服找出来给她送过去啊， 什么把她妈妈曾用过的一个砂药锅

子给她送过去啊， 还让他把他这些年收集的一些小偏药方给她送过

去啊， 等等。 这让他疑心她的身体是否出了毛病， 但是他去过一两

次之后也就放心了， 她家里没有一点出了问题的迹象。

这次她又让他给她送去什么呢？ 说来真是没事找事。 她在电话

里对他说： 爸， 你把我妈以前用的那个小针线匣子腾出来给我送来。

针线匣子？ 要针线匣子干吗？ 那是个做工粗糙当初他自己黏合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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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过时了的小木头匣子。 他还没来得及问， 女儿就把电话给挂了。

午后三点钟是上班高峰期刚刚过了的时候， 运气好的时候车厢

里的乘客寥寥无几， 好多空着的天蓝色座椅显得干净清爽。 但大部

分情况下人头攒动， 身体挤着身体， 各种气味儿混合在一起给人一

种奇怪的感觉。 第一次他单独乘上这辆车的时候， 年轻的女售票员

高声喊着： 哪一位请给老年人让个座儿……他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然后迅速环顾了一下左右， 因为他记得刚才他上车的时候除了蹿在

他前头的两个小孩子之外， 再没看见什么步履蹒跚的人， 那么这个

老人显然是在指自己了？ 好在最终没人给他让座， 这倒让他稍稍地

踏实了一些， 人们沉着脸子不给他让座， 这也说明他还并不十分的

老态龙钟。

此刻的车厢里是清静的， 闲置着很多天蓝色座椅， 空旷的时候

车里播放的流行歌曲也清晰动听了起来。 老涂坐在前门斜对过的前

排椅子上， 旁边也空着， 就是加上红灯耽搁的时间， 到达女儿家的

那个路口也不过三十分钟， 因此， 他现在倒宁愿乘着这样的大车度

过这一段时光了。 这时候， 车在一个叫做“六约” 的站上停了一下。

当然公交车每一次都会在这个站上停一停， 上上下下的人都有， 站

名有时候熟悉得好像不存在一样， 可这样一次又一次被播放器播出

来的时候又总有着一种初次闻听的好奇感。 老涂可不是个多思善感

的浪漫主义者， 但多次乘车听到这个站名的时候他都会想： 有什么

人在这个地方约会过六次吗？ 发生过什么事情会让人把这么个街区

叫做“六约” 呢？ 一个惯性把他的身体猛地向前推了一把又迅速拽

了回去。 旋风一样从前门上来一个女人， 她的身体和空间一样处在

动荡的状态中， 因此她没有挑选就突然间坐在老涂身旁的空座位上

了。 这个老涂， 也不知怎么了， 一瞬间竟不自在了起来。 这个女人

可是无暇顾及这些， 她刚一落座就旁若无人地打开了她手里撑着的

%/六 /约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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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银军” 丛书（第一辑） / 我厮守的终结

一把伞。 老涂起先没有坐在里侧就是因为靠着窗子的地方太晒， 一

大片火一样的阳光死死地嵌在那里。 可这个女人却有办法， 她撑开

了伞， 呼的一下伞就生起了一股风， 当然伞是不能全部打开的， 仅

仅这样， 都差一点蹭到老涂的额头上了， 清香味儿的伞边儿在他的

额角撩了一下。 说实话， 他一点都没有生气， 而且， 一种很是异样

的新鲜感顿生了出来。 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大概， 大概有四十

几岁， 但对于老涂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看她可能就像八九十岁的人看

他一样， 那样一大块令人羡慕的时间差是明摆着的。 从什么时候起

呢？ 他好像不再喜欢关注异性了， 虽说他是个严肃了一辈子的人，

他一直都在机关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岗位上工作， 他的外表向来都

是严肃的， 可他的老伴儿多年当中在背地里不知警告过他多少次：

你哪点都好， 就有一样……走在大街上老是看别人的女人……这让

老涂火儿从中来， 真是荒唐！ 你把我老涂说成什么人了！ 那种苟且

行径哪里是我老涂所为！ 老伴立即就嬉皮笑脸了： 那是那是， 没有

当然好， 我只不过是给你提个醒， 你大小是个干部， 走在街上东张

西望总是会影响形象……可有一次， 简直是人证物证俱在， 好像被

老伴抓了个正着似的。 那是他老伴去世前的两年， 那天傍晚， 他们

照旧吃过饭去散步， 秋天的傍晚亮堂堂的， 柔和的小风吹在脸上有

着说不出的惬意。 他和老伴散步不知怎么养成一前一后的习惯， 老

伴总是落后他两步， 如果有话要说他就停住脚步等她， 说过之后他

们又是那样的情形了。 他们又不是守旧， “文化大革命” 自由恋爱

的， 说起来够得上先锋， 可见习惯这东西是很厉害的。 这时， 对面

就走过来一个女人， 也不怎么漂亮， 却是少有的神气， 朝气蓬勃的，

就是那种让人情不自禁眼前一亮的情景。 一瞬间老涂的魂儿似乎一

下子给吸了过去， 脚下偏巧一个洼坑像是他老伴的同谋似的害得他

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老伴却在他身后捂住嘴偷笑呢。 自打老伴去世

后， 他像是被施了什么“禁术”， 突然间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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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如果他老伴还活着跟在他身后散步， 他肯定能目不斜视地证明

给她看的。

此刻的反应却来的突然， 老涂当然不会贸然地偏过脸去看她的

长相， 可他却感觉到了她的窈窕时髦。 单不说别的， 仅看挨着自己

的那双被裹裙包着的匀称的腿就知道了， 那裹裙花色沉暗， 却露着

妖娆。 还有装在黑色细条皮凉鞋里的那双脚， 白白的一排脚趾头上

是一串绿纽扣儿一样的指甲……还有， 比伞掀起的气味儿还好闻的

是她身上的淡淡的水果香味儿， 更让他惊心动魄的是她在转动伞的

角度时那还有些湿的卷卷的头发丝几乎刷到了他的脸上。 已经刷上

了， 否则他怎么能知道是湿的呢？ 这一切来的唐突而又冒昧， 在他

都成为一个老年人的时候才轰地一下离他这么近。 虽说他与老伴是

自由恋爱， 可他俩一辈子的生活就像土豆胡萝卜， 白玉兰花一样的

品质从没有在他们的生活里出现过， 当然他女儿是个现代的年轻女

性， 没出嫁之前家里也到处放着她乱七八糟的化妆用品， 可是她像

她妈妈一样不善打扮， 女儿总是风风火火的， 幸好老涂在这方面也

是个外行人， 他好像从年轻的时候就对女性没有过什么要求似的。

可他老伴却偏说他一到大街上就会东张西望地看别的女人。 这真是

无稽之谈！ 自己是个严肃的男人， 怎可能那般的獐头鼠目呢？

总之， 这个女人是从“六约” 站上来的， 她的家难道就住在六

约街上吗？ 还是她母亲家住在这里？ 她是个护士， 还是个教师呢？

他隐约记得他要是对女人有什么向往的话， 那就是护士或者教师。

可他老伴儿却是个工人， 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又成了家庭妇女。 老伴

儿真是个合格的老伴儿， 踏踏实实地照顾了他一辈子。 老涂奇怪自

己的心怎会如此地跳跃！ 他两只手不安地倒换着抱在腿上的那个笨

头笨脑的针线匣子。 那半张着的、 一片淡粉色的暗影似乎把他也罩

了进来， 这使得他与她的关系在这个偌大的车厢里一下子密切了起

来。 而此刻回响着的流行歌曲又制造出了那样暧昧的气氛……你是

%/六 /约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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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好像就这么两

句， 反反复复煽着情， 这个调子在大超市里听过好多遍了， 词却是

现在才听明白的。 如果身边没有这个女人， 他此刻跟着小声哼唱都

有可能， 可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他还会有这样的情绪吗？ 他现在

都怀疑起老伴常常戏谑他那些话的真实性了。 难道他内心真是藏着

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吗？

突然间他惶恐了起来， 仿佛手里捏着的钱袋不见了。 车猛地刹

住了， 他上方的那片云倏地就收了去。 像来时那样， 只有一股淡雅

的香风在他面前旋了一下， 果然一个那么婀娜的女人的背影就快速

地消失在车门那里了。 嘿嘿。 谁都没有听到他发出了一声那么轻微

的、 无奈的声音。 现在， 车又开了， 再没有其他什么人来坐在他的

身边， 因为没了遮挡， 那个原先并没怎么影响他的强光变得毒起来。

当他抱着那个针线匣子踽踽走在通往女儿家的那座居民楼甬道

上的时候， 突然一个不快的念头冒了出来， 给他前来开门的该不会

是前两次出现在他女儿家的那个长着面瓜脸的老太婆吧？ 是啊， 那

个老太婆是谁啊， 她凭什么总是在女儿家防盗门的栏杆上露出她那

张毫无生气的脸， 然后像主人一样给他开门， 又像主人一样在房子

里想怎样就怎样！ 第二次他给女儿送东西的时候又是她！ 他就忍不

住给已经到单位去上班的女儿打电话， 他说： 你不是说好在家等我

的吗？ 怎么又走啦？ 然后他朝外屋张望了一下， 压低了嗓门儿说：

你屋里这个人是谁？ 怎么总是在你家里？ 什么？ 张妈？ 张妈是谁？

你怎么让一个生人在家里随随便便的呢！ ……又是这样， 他话还没

说完， 女儿就把电话挂了， 不过他能感受到她上班时的忙碌， 她在

挂电话之前有点烦躁地对他说： 唉呀张妈就是张妈， 等我回去再跟

你说。 可是老涂没有等到女儿下班就走了， 有一个让他不舒服的陌

生人在女儿的房间里， 这让他没什么可说的， 对方也不说话， 但对

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自如得就好像在她自己家里一样。 也许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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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家雇的一个保姆呢。 他抱着针线匣子， 脚步更加慢了起来， 当头

的太阳谁都不想放过， 他想他出门的时候要是戴上一顶凉帽就好了。

忽然间他恍然大悟， 那老太婆哪里是什么保姆！ 哼， 这死丫头， 怎

么打起这个鬼主意来了！ 你怕我孤单是吧？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一

个人的日子还没有过够呢！ 再说， 再说你妈才去了两年， 而且， 而

且我这个岁数的人对那种事已经没有兴趣了， 不信， 不信你妈她地

下有灵可作证……他突然又像闪了舌头似的住了口， 六约站上来的

那个女人简直像是一抹春光似的……反正不管怎么说， 如果今天来

给他开门的还是那个张妈的话， 他就发誓再也不来给女儿送什么东

西了。

%/六 /约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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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澡

每个周末的中午， 她都会提着那个装有洗浴用具的淡蓝色塑料

兜儿， 穿过一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再过一条人车嘈杂的小街，

就来到这个叫做光华洗浴的小浴室里。 卖牌子的那个姑娘穿着水渍

斑驳的白大褂， 一张还算说得过去的苹果脸上有着一处明显的败笔，

就是那双眉毛， 大概文得太粗太浓了， 又清洗过， 连眉毛上的肉都

歪歪扭扭地削去了一层， 那个痕迹就无可奈何地卧在那里了。 这会

儿总算清闲了一些， 姑娘借这个空看电视剧， 是韩国的青春偶像剧，

姑娘看得很投入， 她一边嗑着葵花子， 一边盯着荧屏， 大褂上落了

很多瓜子皮也不管。 这个时候她就来了。 因为是冬天， 那两扇不很

亮堂又贴了字的玻璃门上布着厚厚的水蒸气， 就凭她要进门来的那

个身影， 姑娘就知道是她来了。 姑娘并没有动一动， 她那还在傻笑

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悦， 吃着瓜子的嘴巴也没有停下来。 如果是夏天，

这扇门就不像现在这样累赘拖沓， 而是远远地敞开着的。 她总算站

在姑娘的面前了， 她摘去口罩， 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将眼睛上刚化了

的冰水抹了一抹， 然后朝姑娘笑了笑。 每次都那样。 她从衣兜摸出

提前准备好的三块钱递给她， 姑娘的笑脸是从电视剧上转移过来的，

她接过钱递给她一个系着松紧带的小挂锁就又把注意力投向电视

剧了。

她拿着还湿漉漉的锁很熟悉地朝着左边一个小过道走去， 她的

背影看上去可真够高大的了， 可以想见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位高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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